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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现代历史小说以现代艺术模式呈现历史文本，使其具有现代独特的艺术理想与艺术规范。 对非理性

思维领域的延伸是现代历史小说自由文学表现力的一个层面，也是在历史小说领域建构现代价值体系的探索。 现

代历史小说家对史实进行艺术化处理，发掘出历史小说在现代独特的艺术美感。 自由的文学表现力说明文学性回

归历史话语领域，增强了现代历史小说文学地位的独立性，也对中国新文学呼唤“人”的全面解放做了有力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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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小说演进到 ２０ 世纪，已经具有鲜明的现代

特质。 现代历史小说以历史上的事件和人物为题

材，创作跨度从“五四”新文化运动起至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 目前学界的研究大多集中于现代历史小

说作品内容方面，而少有研究者系统关注现代历史

小说特色鲜明的叙事策略。 如李程骅的专著《传统

向现代的嬗变———中国现代历史小说与中外文化》
介绍了从传统向现代嬗变阶段中国历史小说发展的

基本状况；刘进才的《徘徊于史实与虚构之间———
中国现代历史小说观念探询》对中国现代历史小说

观念进行了总体性描述，并联系创作实践指出现代

历史小说批评观念的古典化特征。 从创作实际看，
历史小说在现代进一步摆脱了历史附庸的僵化地

位，充分施展出自由的文学表现力。
在传统观念中，历史小说与历史的作用相似，即

通过对历史的借鉴以明辨是非。 中国传统的历史演

义小说直接传承了传统史学实录求真、经世致用以

及人文教化等精神，而缺乏成熟独立的文学审美艺

术思维。 审美艺术思维在传统历史小说中并不入

流，但在现代历史小说中，审美艺术想象力则被充分

释放出来，并表现于具体创作中。 现代历史小说家

在创作过程中以现代的叙事策略呈现出历史文学丰

富的表现力。

一、以现代艺术模式呈现历史文本

如果对现代历史小说进行一种艺术模式上的审

视，便会发现它具有现代独特的艺术理想与艺术规

范。 这首先表现在一种“告别崇高”的历史叙述模

式。 弗莱在《批评的解剖》中将历史书写的情节编

排模式分为“历史浪漫剧”“历史悲剧”“历史喜剧”
以及“历史讽刺剧”四种。 显然，中国传统史学官方

修史的正统书写模式更接近于“历史浪漫剧”的编

排模式。
在中国传统社会，历代统治者都非常重视历史

书写，将其与江山社稷大事密切关联起来。 对于封

建统治者而言，历史书写的意义在于实录求真、经世

致用和人文教化，最终达到安邦定国、歌功颂德的目

的。 在封建大一统思想的规范下，不同时代的正统

历史书写都积极回应王朝巩固统治的诉求，教化引

导臣民忠于朝廷。 正统史书中记录的基本上是“帝
王”“将相”“英雄”“圣贤”等自身形象带有“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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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感的群体， 以此将封建统治者与其他阶层拉开

距离。
现代历史小说以“告别崇高”的叙述策略，形成

自身区别于传统的历史叙述方式与艺术模式。 按照

历史的发展逻辑，国家或民族在从传统社会转向现

代的过程中，往往会造成社会的剧烈动荡，导致人们

的价值观念和文化传统产生冲突。 特别是在“五
四”高潮过后，社会变迁、文化转型浪潮中的国人在

“现代人生”开启伊始，就面临着一系列观念系统和

价值体系等的置换问题。 先进知识分子敏锐地意识

到，中国现代化革命与变革的顺利进行必须以“人”
为出发点，从根本上实现对“人”的全面解放。 他们

激进地反抗封建专制制度和封建文化对人肉体与精

神的压迫与束缚，急迫呼唤“人”的自由生命觉悟以

及独立自主人格意志。 因此，对“人”的启蒙成为彼

时社会变革运动中最为重要的主题。
与这种时代诉求相呼应，现代历史小说家开始

以批判的眼光重新审视正统史书中具有“崇高”历

史感的人物群体。 他们试图消弭史书中“崇高”人

物与真实生活中血肉之躯之间的形象差异。 因而，
“在现代文学史上，还有像鲁迅《故事新编》那样并

非全属崇高的历史叙述方式” ［１］ 。 《故事新编》属

于典型的“反崇高”型历史文学创作。 鲁迅在《故事

新编》中将原本“高大全”的历史主人公拉下了高高

的神坛：女娲和羿作为上古神话传说中久负盛名的

神，在面对日常生活时也会无能为力；上古被神化的

伟大帝王禹虽然能够舍身理水以救苍生，但最终还

是被政治权力模式不动声色地同化；史书中的先秦

文化巨人如老子、孔子、庄子等也都具有了普通人世

俗化的言行特征。 在郭沫若的历史小说中，老庄开

始“自我批判”道家悲观厌世、清静无为的思想系

统，其“精微大义”被放在世俗化的现代语境中进行

重新审视。 孔孟作为儒家“圣贤”的原型，在历史典

籍中不断被封建历史文化所建构，郭沫若在《孔夫

子吃饭》与《孟夫子出妻》中，将这种原型一一解构，
把他们还原成具有私欲的世俗化普通人。

“告别崇高”的历史重写实践还出现在施蛰存

的历史小说文本中。 施蛰存在《鸠摩罗什》《将军的

头》以及《石秀》中深入历史人物的无意识欲望深

层，详尽分析了主人公深陷道与爱欲的冲突、种族与

爱欲的冲突以及纯粹的性欲心理。 这些在传统史书

撰述中不可能出现的内容现身于现代历史小说的书

写中，完全颠覆了历史人物被建构起来的那种“崇
高”却僵化死板的形象。 刘圣旦在《发掘》系列历史

小说文本中，将普通农民在风起云涌的革命浪漫语

境中所受的“震动”娓娓道来。 作品中既没有崇高

型“历史浪漫剧”最常出现的革命历史语境下的宏

大叙事舞台，也没有“革命历史小说”特定情境中常

见的英雄人物或悲情复仇者，而是将其替换为几个

普通农民日常生活化的场景。 这也是现代历史小说

“告别崇高”历史叙述模式最典型的代表。
现代历史小说对历史文本的呈现，还表现在对

极具个人化色彩抒情心理的袒露。 历史小说创作的

个人化、抒情化与情绪化成为“五四”新文学历史小

说作家主体精神彰显的一种重要路径。 这种主体精

神的彰显也是对“人”全面解放的有力呼应。 郁达

夫的《采石矶》作为一篇极具个人特色的历史小说，
真诚地袒露了历史人物主体情感流动的轨迹与心绪

的氤氲氛围，使小说带上了鲜明的个人化色彩。 冯

至则在《仲尼之将丧》与《伍子胥》中，为历史人物注

入了作家自身那种敏感忧郁的诗人气质。 小说中暮

年的孔子内心充满哀婉伤感的情绪，对人生进行了

总结式的沉思与感悟，这种慨叹会让读者产生深深

的共鸣。 冯至将自我精神的蜕变与对成长的渴望投

射到伍子胥身上，并以抒情哲理化的形式释放出这

种蜕变与渴望。
另一位极具诗人气质的历史小说作家沈祖棻也

对史书中形象扁平的历史人物进行了抒情化的重新

塑造。 她将人物刻画焦点放在历史人物的精神空间

与心灵世界，用饱含情感的文字勾勒出一幅幅历史

人物的心灵图景。 从真挚热爱艺术的辩才禅师，到
舍身于爱的卓文君，从敢爱敢恨的杨玉环，到看尽世

态炎凉的苏秦，从多个视角映现出作家丰富而立体

的精神世界。 现代历史小说中这种作家与历史人物

精神境界、思想意识与情感心绪方面的互通，让历史

作为一种重要元素参与进新文学全面解放“人”的

努力中，并为久远的历史带来了现实的意义。
运用唯美华丽的小说语言构建出现代文学史上

独树一帜的历史小说世界，是现代历史小说呈现的

又一艺术模式。 在将文学艺术政治化、功利化、工具

化的时代语境中，李拓之以审美的视角由文学外部

转入文学内部进行历史小说文本性的探索。 他以人

物的主观情绪替代情节设计，行文刻意营造绝美的

意境与氛围，铺陈唯美繁复的华丽语言，创作出极具

形式美的现代历史小说美文，极大地提升了现代历

史小说的自由表现力。
李拓之的《文身》以“一丈青”扈三娘在梁山一

个普通夜晚的心理情绪流动过程为情节结构来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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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她的心理由压抑到复苏，再到产生冲突继而发

生转化。 在梁山上充满男性荷尔蒙气息的压抑氛围

中，处于并不般配的包办婚姻关系中的扈三娘被压

抑的生命本能和欲望冲动得不到完满的释放。 平日

被压抑、遮蔽的焦灼心理伴随着夜晚的降临而蠢蠢

欲动，当她在酷夏的夜晚看到阮小五身上健壮的肌

肉、燕青身上的华丽文身时，产生了巨大的心理变

化。 小说中以繁复华丽的唯美语言描摹她对男人躯

体之美的感受：“吱吱发出叫声的火把，照见阮小五

满身紫槟榔色的皮肉，筋络狞恶地缠结而又隆起，一
疙瘩一疙瘩地看了教人牙齿发痒。” ［２］１１２燕青裸露

的胸腹让她感到迷惘：“在这上面几乎刺满了花绣，
自左肩至腕，绣着一只紫色的燕子和一对淡黄色的

蝴蝶，夹着一朵一朵鲜翠绣球花，花瓣霏霏飘落，有
残有整。 胸前绣一枚朱线睡莲，下边一只青蛙，四围

掩覆以圆圆的绿荷叶，弯弯的水鱼草。 ……令人看

了始而惊诧，继而叹惋，终而怜惜悲悯，眼波流荡，光
景摇移，沉浸入凄迷惆怅的幻域，浮漾起绵属缱绻的

遐思……” ［２］１１５男性躯体上的文身带给扈三娘强

烈的视觉震撼，让她感受到一种旺盛而美好的生

命力。
充满力量的身体之美以排山倒海之势从李拓之

的笔端冲泄而出，看似雕琢堆砌的无节制形成了一

种繁华之美。 这种风格在现代历史小说领域是难能

可贵的。 现代历史小说的表现领域和表现手法经由

李拓之的细致匠心而得以拓宽。 华丽丰美的意境营

造与细致深刻的心理描摹使李拓之的历史小说成为

现代历史小说领域的一种独特存在。 “写法也有漂

亮和缜密的，这是为了对于旧文学的示威，在表示旧

文学之自以为特长者，白话文学也并非做不到。” ［３］

鲁迅的这一评价用来表达李拓之给新文学带来的丰

富文学表现力与多元文学美感非常恰当。 这种存在

被纳入新文学对抗旧文学的阵营，以其独特的表现

方式呼应作为“人”肉体与精神的自由释放。
无论是通过“告别崇高”的历史叙述策略，还是

极具个人化色彩抒情心理，抑或是唯美华丽的小说

语言所构建出独树一帜的历史小说世界，都能给现

代读者带来耳目一新的阅读体验。 从这个意义上可

以说，现代历史小说独特的艺术理想与艺术规范成

就了其独特的艺术模式。

二、对非理性领域的探索

向非理性领域的延伸也是现代历史小说自由文

学表现力的一个层面。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对西方非

理性思潮的接受，是一种以实用性为主导的主动选

择。 伴随着启蒙思想的引导，这些知识分子在个体

觉醒与政治体制变革的双重要求下，如饥似渴地选

择接受能为自己所用的一切先进思想体系。 于是，
以鲁迅为代表的现代知识分子纷纷“别求新声于异

邦” ［４］ 。 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系统介绍了尼采、
叔本华、克尔凯郭尔等人的“新神思宗”思潮，也就

是后来被学界认定的“非理性思潮”，并在《域外小

说集》中翻译了安特莱夫等人受这一思潮影响的文

学作品。 虽然 ２０ 世纪初中国社会的文化冲突是以

中西方文化碰撞为基本形态，但根本性的问题则在

于对待自身传统文化的态度。 中华民族的生存危机

给 ２０ 世纪初的知识分子带来一种文化认同危机，呈
现为激烈的“反传统”表现形式。 “‘反传统’作为一

种思考中国问题的独特方式，对几代中国知识分子

的精神结构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从思维模式的角

度看，‘反传统’对于由‘五四’到 ７０ 或 ８０ 年代的中

国思想史来说，似乎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历史潮流和

恒定的思维定势。” ［５］ 这一论述非常切合后现代主

义的精神价值模式。 按照利奥塔的界定，后现代主

义就表征为消解中心、解“元话语”、反传统、不沿袭

陈规、不屈服于专制权威、不满现状的反叛，蔑视一

切限制约束；注重非理性思维的运用，冲破旧的范式

而不断创新等。
包括《故事新编》在内的许多现代历史小说包

含着后现代主义的思想精神、美学特质与艺术手法，
其中对非理性领域的拓展尤其值得注意。 “五四作

家反抗封建文化理性主义束缚的有力工具，不是西

方文艺复兴以来的理性主义传统，而恰恰是从西方

世纪末非理性主义思潮中汲取灵感，继而形成一套

特有的反传统思路的。” ［６］ 鲁迅从西方思想家探索

个体存在意义的过程中找寻到一种认同感，从中提

炼出的精神与“摩罗诗人”以及启蒙思想家身上的

反叛精神极为相似。 他在历史小说创作中引入这种

精神，希望以此颠覆中国传统文化的萎靡风气。
在鲁迅的笔下，《奔月》中的上古射日英雄羿过

着平凡普通的日常生活，失去了往昔与雄伟大自然

英勇斗争时的高光后，也难免感到孤独落寞。 但鲁

迅没有让羿就此沉沦，而是试图唤醒他在后英雄时

代身处人间的人性力量，让洗尽铅华的“前英雄”在
生活的困难面前依然像战士一样坚强。 这种别样的

勇敢其实更加动人，也像尼采的“酒神精神”一样鼓

舞着他人。 这种“痛苦” “直面” “沉浸” “净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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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神精神”正映射了鲁迅文学作品在绝望、阴冷氛

围背后蕴含着的对未来充满希望的坚定信念。 《铸
剑》中的主人公眉间尺本身背负着沉重的弑父之

仇，但是孱弱少年与强大帝王之间力量过于悬殊，他
几乎没有复仇成功的可能。 在这种绝望的境地中，
眉间尺亟须给自体注入一种强大的意志力去完成他

的使命。 小说中的黑衣人代表了那一股象征着希望

的“摩罗精神”，他身上那种强悍、果敢甚至冷酷的

“牺牲精神”与眉间尺相结合，形成了新的未来与新

的可能。 这个结合过程正是一种直面痛苦后的“净
化”，被“净化”后的主体得以凌越痛苦，从而获得继

续战斗下去的坚定信念。
理性背后暗藏着的个人意志和欲望本能拥有人

们难以想象的强大支配作用。 鲁迅巧妙地运用这种

强大的非理性力量阐释女娲创造人类的冲动，他在

《故事新编》的“序言”中谈到《补天》的创作缘起时

说：“《不周山》便是取了‘女娲炼石补天’的神话，动
手试作的第一篇。 首先，是很认真的，虽然也不过取

了茀罗特说（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来解释创

造———人和文学的———的缘起。” ［７］３５３鲁迅以人类

非理性思维的冲动为起点开始他的历史小说创作，
也让女娲以非理性思维的冲动开启了人类的纪元。
小说中写道：“伊似乎是从梦中惊醒的，然而已经记

不清做了什么梦；只是很懊恼，觉得有什么不足，又
觉得有什么太多了。 煽动的和风，暖暾的将伊的气

力吹得弥漫在宇宙里。”“‘唉唉，我从来没有这样的

无聊过！’伊想着，猛然间站立起来了，擎上那非常

圆满而精力洋溢的臂膊，向天打一个欠伸，天空便突

然失了色，化为神异的肉红，暂时再也辨不出伊所在

的处所。”“伊在这肉红色的天地间走到海边，全身

的曲线都消融在淡玫瑰似的光海里，直到身中央才

浓成一段纯白。 波涛都惊异，起伏的很有秩序了，然
而浪花溅在伊身上。 这纯白的影子在海水里动摇，
仿佛全体都正在四面八方的迸散。 但伊自己并没有

见，只是不由的跪下一足，伸手掬起带水的软泥来，
同时又揉捏几回，便有一个和自己差不多的小东西

在两手里。” ［７］３５７在鲁迅笔下，女娲不是经由天帝

派遣下凡躬行天道、拯救苍生的神灵特使，也不是封

建传统等级秩序和伦理文化鼓吹的单一伦理文化符

号，而是一个拥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旺盛精力的健美

躯体。 她创造人类仅仅是因为自己在压抑焦虑时，
受无意识驱动的一种无聊行为而已。 鲁迅以对非理

性领域的延伸，祛除了“女娲”被漫长人类历史附加

的功利性形象外壳，让她身上再次闪动着平凡人性

的光芒。
施蛰存与李拓之也通过对非理性领域的延伸，

探索人的无意识领域。 施蛰存在谈论“心理分析小

说”时说：“我的小说应该是心理分析小说。 因为里

头讲的不是一般的心理，是一个人心理的复杂性，它
有上意识下意识，有潜在意识。” ［８］ 《鸠摩罗什》《石
秀》《将军的头》等一系列心理分析小说中的历史人

物言行，都受到性心理的潜意识影响。 施蛰存通过

对历史人物潜意识中生理本能的大胆表现，将历史

中戴着粉饰面具的得道高僧、英雄人物和骁勇将领

还原成一个个具体的、鲜活的人，打开了一扇窥探人

性的窗。 李拓之的《文身》也注重对人物潜意识作

用的心理分析。 他以“漂亮”而“缜密”的写法让扈

三娘原本被压抑的性本能，通过生命力迸发的极致

体验方式释放出来，扈三娘也以对自己身体的重新

认识复苏了潜藏于内心的生命意识与价值。
现代历史小说家向非理性领域积极拓展，将非

理性思潮内蕴的文化危机意识贯通于历史小说创作

过程中，助力其对中国传统价值体系的批判，以及对

建构现代价值体系的探索。 透过激烈“反传统”的

非理性表现形式，我们可以看出，现代历史小说家并

不是为了反传统而反传统，而是将这种反叛作为

“人”的全面解放的号角，以“反传统”的姿态专注于

人主体意识的觉醒与人思想意识的蜕变。 因此，
“人”的全面解放这一核心主题内容成为中国现代

历史小说区别于众多的中国传统历史文本最显著的

标志。

三、以艺术虚构返归文学

关于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在小说文本中的比例

关系，是衡量现代历史小说自由表现力的一个尺度。
鲁迅在《故事新编》的“序言”中谈道：“我是不薄

‘庸俗’，也自甘‘庸俗’的；对于历史小说，则以为博

考文献，言必有据者，纵使有人讥为‘教授小说’，其
实是很难组织之作，至于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
铺成一篇，倒无需怎样的手腕；况且‘如鱼饮水，冷
暖自知’用庸俗的话来说，就是‘自家有病自家知’
罢。” ［７］３５４鲁迅在娓娓讲述中道出自己对历史小说

创作中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关系的看法，清晰分列

出因二者不同比例分配而形成的两类历史小说。
“言必有据”与“随意点染”形成了现代历史小说家

重新阐释历史的两种不同标准。 所谓“言必有据”，
是指现代历史小说面对浩瀚的历史材料时，需秉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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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客观严谨的态度，做到真正的博考文献与旁征

博引。 这类历史小说以丰厚的历史资料为基础，具
有厚重的历史内涵。 “言必有据”其实与明清演义

小说“尚实”的原则有异曲同工之处。 近代吴趼人

就直接将“真实历史”作为评判优秀历史小说的必

备要素。
与古代历史小说相比，现代历史小说家严谨考

察历史的态度并没有改变。 宋云彬的历史小说集

《玄武门之变》就是这类历史小说的典型集合。 茅

盾在为《玄武门之变》所作的“序言”中指出其“则思

忠于事实”的特质：“务要爬罗剔抉，显幽阐微，还古

人古事一个本来面目。 这也是脚踏实地的办法。 这

在艺术能动的作用上，自然差些，但作为青年认识古

人古事之一助，却是有它的站得稳的立场的。 宋云

彬先生的这一册短篇集，就是在这方面努力的结

果。” ［９］２５７郑振铎同样在为《玄武门之变》所作的

“序言”中指出：“新的历史故事，我以为至少不是重

述，而是‘揭发’与解释。” ［９］２５６由此可见，郑振铎提

倡更重视历史重写时创作主体“阐释”的重要程度。
在阐释的过程中，作家可以依据自己对历史的认识

与理解对历史进行“揭发”与“解释”。
历史小说作家在相关史实基础上依据文学创作

模式展开艺术想象，对史实进行艺术化的处理，最终

需要发掘历史小说独特的艺术美感。 这种观点接近

于鲁迅所言的“随意点染”，将古事与现代错综交融

在一起，“借古事的躯壳来激发现代人之所应憎与

应爱” ［９］２５７。 在这类历史小说中，作家的创作自由

得到充分发挥。 现代历史小说以这一类型的文本居

多。 鲁迅、郭沫若、郁达夫、施蛰存、李拓之、谭正璧、
沈祖棻等众多历史小说作家将现代审美理想与审美

规范寄予自身的历史小说创作，在历史的外衣下融

入作家的主体意识与诗意情怀。
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刘圣旦的历史小说创作。

他在历史小说集《发掘》 “前记”中谈到自己的历史

小说全部取材于历史，但同时也认为：“埋葬在历史

里的故事，自然是发掘不尽的，这一点微细的工作，
也许可以证明‘日光之下，并无新事’的一句格言。
至于应如何看法，那自然，各要各的立场，各要各的

见地。” ［２］３６５作家各自的立场与见地借历史小说文

本来表达，历史小说文本创作手法则更偏向于文学

创作阵营。 《发掘》中收录的《新堰》 《白杨堡》 《突
围》三篇历史小说，便是刘圣旦分别在真实的隋末

农民起义、明末农民起义以及清末白莲教起义的历

史背景下，诉诸合理的想象，塑造出一众身处起义风

暴中心的虚构农民形象。 小说中没有风起云涌的革

命起义战争场面，也没有关于宏观政治局势的理性

分析说教，更没有极力渲染农民决心造反之前的抉

择艰难，而是以一种看似不经意的口吻，将农民在革

命起义、流寇惨祸频发的时代背景下的日常生活状

态不着痕迹地娓娓道来。 比如《新堰》以一位普通

农妇福官妈在家中男丁被强制征役之后的悲惨命运

为视点，勾勒出隋末社会底层农民普遍的生活境况，
折射出有关隋末社会整个历史波澜壮阔的演进想

象。 《白杨堡》展示了明朝末年天灾人祸频发的社

会背景下，勤劳朴实的农民老郑被迫接受家破人亡

的残酷现实，最终沦落至“流寇”的下场。 小说以形

象化的虚构方式探究了史册中明确记载的明末流寇

猖獗作乱背后的种种原因。
刘圣旦用合理虚构的历史场景与自由塑造的历

史“无名”角色，展现出特定历史时期的纷繁状貌。
这种对历史深层意蕴的“发掘”方式，寄托着他对身

处的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严峻现实状况的深深忧虑。
“历史是警告着人们，‘不要再那么样’；但或者历史

也在告诉人们，‘又要那么样’了。” ［２］３６５知识分子

身上担负的责任感促使刘圣旦在“救亡”的时代主

题下，将农民个人的命运与时代和历史紧密联系在

一起，通过普通农民身上发生的真切事件“发掘”历
史的真相。 他的历史小说将农民群体作为一种推动

历史发展的有生力量嵌入了历史文学的殿堂。 正如

曹聚仁所评价的那样，刘圣旦在《发掘》中“用新史

观来照明往史的尝试，描写得非常深刻” ［１０］ 。 《发
掘》创作的时期，正是马克思主义被引入中国，并以

风卷残云的强劲势头在中国发展的时期。 刘圣旦自

觉运用新的历史观重写历史，“这种新史观就是具

有马克思主义色彩的唯物史观” ［１１］ 。 他“抛开武士

英雄的征讨杀伐、君主谋臣的钩心斗角和文人雅士

的风流倜傥，从赋税、徭役、借贷、稼禾等农业生产与

经济活动中解读历史的做法，从农村经济的停顿和

农民生活的破产中发掘历史动因的方式，表明了他

对唯物史观的接受及应用” ［１１］ 。 这种运用全新马

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解读历史的方式，塑造出的农民

形象背后是千千万万个像他们一样的农民组成的群

体，这个群体形成的凝聚力量将给当时古老而又满

目疮痍的中国带来新的希望。
刘圣旦的历史小说以文学艺术虚构的方式挖掘

历史深层的秘密，“通过对虚构的无名历史人物的

塑造及其对发生在他们身上故事的展现，以‘典型’
的形式表现了特定时代的历史，烘托出那个时代的

６６１

　 ２０２４ 年第 ４ 期



历史氛围与特征。 小说选取的人物和事件虽不一定

为正史所记载，但其属于历史可能发生的图像，因而

具有真实性和普遍性的意义” ［１１］ 。 这种将历史事

件与个人命运交织在一起的历史小说创作方式，试
图发掘出隐藏在历史裂隙中的另一种真实，从而探

索历史的发展趋势，充分体现出历史小说作家的主

动性与创造性。
现代历史小说家在创作中寄予着现代审美理想

与审美规范，将艺术化的虚构融入历史，展示了自身

的主体意识和诗意情怀。 他们对历史的重新阐释，
宣告了一种不同于传统历史观念的创作理念。 在这

种创作理念的加持下，历史小说被注入了作家独特

的文化视野与艺术立场，呈现出多彩的艺术风貌。
在那个注重个人精神探索和主观情感抒发的时期，
艺术虚构返归历史小说成为小说家积极能动参与历

史、创造历史的有效途径之一。

结　 语

与传统历史小说相比，现代历史小说的表现力

得到很大程度的释放。 现代历史小说以现代艺术模

式呈现历史文本，使其具有现代独特的艺术理想与

艺术规范。 现代历史小说对非理性领域的延伸，体
现出作家在历史小说领域建构现代价值体系的积极

探索。 现代历史小说家对史实的艺术化处理，发掘

出历史小说在现代独特的艺术美感。 作为中国新文

学的组成部分，现代历史小说展现出自由的文学表

现力。 这充分说明文学性回归历史话语领域，不仅

增强了现代历史小说文学地位的独立性，也对中国

新文学呼唤“人”的全面解放做了有力的回应。 现

代历史小说家将探索历史和探索自我的过程合而为

一，他们的脉搏与历史的脉搏共振跳跃，通过参味历

史的奥妙与真谛，探寻生命的价值与意义。
当现代中国人的自我觉醒意识被“五四”新文

化唤醒，中国新文学开始践行“人的自觉”文学观

念，并且在文本形式方面也开始追求独立自觉性。
中国新文学现代观念和现代审美理想的确立，将文

学从“文以载道”的工具使命中解脱出来。 人获得

的精神解放和心灵的自由体现在文学领域，让人拥

有了“我手写我口”的创作自由，进一步促进了新文

学“文的自觉”。 人的主体自由促成了文学主体性

的实现，标志着新文学不断向文学自身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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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ｄｅａｌｓ ａｎｄ ａｒｔｉｓｔｉｃ ｎｏｒｍｓ． Ｔｈｅ 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ｉｒ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ｉｓ ｏｎｅ ａｓｐｅ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ｆｒｅｅ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ｎｏｖｅｌｓ， ａｎｄ ａｌｓｏ ａｎ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ｖａｌｕ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ｎｏｖｅｌｓ． Ｔｈｅ ａｒｔｉｓｔｉｃ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ｈｉｓ⁃
ｔｏｒｉｃａｌ ｆａｃｔｓ ｂｙ ｍｏｄｅｒ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ｎｏｖｅｌｉｓｔｓ ｈａｓ ｅｘｃａｖａｔｅｄ ｔｈｅ ｕｎｉｑｕｅ ａｒｔｉｓｔｉｃ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ｆｅｅｌｉｎｇ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ｎｏｖｅｌｓ ｉｎ ｍｏｄｅｒｎ ｔｉｍｅｓ． Ｔｈｅ
ｆｒｅｅ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ｎｏｖｅｌ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 ｔｈａｔ ｌｉｔｅｒａｒｉｎｅｓｓ ｒｅｔｕｒｎｓ ｔｏ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ｅｎｈａｎｃｅｓ ｔｈｅ ｉｎ⁃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ｎｏｖｅｌｓ ， ａｎｄ ａｌｓｏ ｍａｋｅｓ ａ ｓｔｒｏｎｇ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ｔｈｅ ｃａｌｌ ｏｆ ｔｈｅ ｆｕｌｌ 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ｈｕ⁃
ｍａｎ”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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